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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心理援助撑下去有多难？
还没有一个专门政府部门对口管理灾区心理援助，这被形容为“没有娘家”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按下结束按钮的论坛

处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前期的
灾民，会感到所有干部都不能满
足自己的要求，愤怒的情绪会发
泄到干部身上。同样遭受创伤的
干部也会愤怒，这时很容易造成
干群关系紧张。

这是一场按下结束按钮的论
坛。

5月9日至11日，由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等主办的“中国第
二届心理健康与和谐社会论坛”
在新北川县城召开，主题是“总结
汶川震后经验，推动芦山心理援
助”。多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就
灾后心理援助的长期性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

论坛结束后，在北川驻扎了5
年的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将
退出，被一家NGO组织取代。

2008年5月28日，傅春胜来到
了北川永安镇。这里有三个大型
帐篷区，五千多人驻扎。很多不到
20平方米的帐篷，10个人挤住在
里面。傅春胜意识到，这10个人，
可能代表了10个家庭。

作为副站长，傅春胜带着40
名志愿者留在北川，建立中科院
心理所北川工作站。加上北川站，
中科院一共在汶川震区设立了7
个工作站。

傅春胜了解到的震后北川，
是95%的家庭丧失了一位及以上
直系亲属，30%的家庭丧失了十
位及以上直系亲属。

闪回、主动回避、过度警觉和
情感麻木等症状，出现在了灾难
过后的很多灾区居民身上。一些
人在不经意间，脑海里全是地震
时的场景回放；一些人听见突然
而来的汽车声音，会吓得突然跳
起来，惊恐地跑开。伴随着恐惧
感，灾区居民的自尊感和安全感
被降低，价值观也被扭曲。

刚到永安镇帐篷区的北川工
作站人员告诉居民们，地震刚过
有这些感觉是正常的。如果一个
月后症状还未得到缓解，便会成
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北川工作站关注的重点人
群，除了失去父母的儿童外，还有
当地的老师和干部。在傅春胜看
来，老师和干部在灾难中同样受
到了严重创伤，但他们还得积极
参加安抚和重建。

地震发生当天，是北川一位
乡长三岁孩子上幼儿园的第一
天。当天上午，他把孩子送去幼儿
园，下午，孩子就在地震中遇难
了。在帐篷区里，这位乡长一天最
多能睡2个小时，肩负着大量工
作。他告诉傅春胜，活着没有意

义，他不该把孩子送去幼儿园，他
想去陪三岁的孩子。

“自责加上工作的压力，只能
造成更大的创伤。北川这种干部
和老师太多了。”傅春胜和同事们
发现，处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前期
的灾民，会感到所有干部都不能
满足自己的要求，愤怒的情绪会
发泄到干部身上。同样遭受创伤
的干部也会愤怒，这时很容易造
成干群关系紧张。

一个月后，傅春胜和同事们
对1600名帐篷里的灾区居民进行
心理筛查发现，36%的普通居民
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干部的
比例达到了50%。

减压训练与搭建平台

组织这种群体活动，比一般
的个体咨询要好，因为文化的相
融，居民们在相互交流中，能够自
动愈合心理创伤。

傅春胜说，灾区心理援助主
要包括心理教育、辅导、咨询、治
疗和社会工作。北川工作站应对
的是一般心理问题，比如人际关
系受到损害、具有攻击性等问题。
工作站并没有开处方药的权力，
如果发现严重心理障碍者，会推
荐到绵阳的专业医院。

北川站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会在永安镇的帐篷区“扫帐
篷”，和帐篷里的居民们聊天，及
时发现高危人群。他们还定期举
办帐篷学校、家长学堂，教给老师
和家长心理健康辅导技能，让他
们辅导学生和孩子。

五年内，北川工作站对北川
300多位包括校长在内的学校领
导进行了心理培训，并培训出了
60多名心理健康老师，每个人都
获得了团中央颁发的心理辅导员
证书。

北川站还有了6个示范学校，
专职心理健康老师驻扎进当地学
校，跟本校老师吃住在一起。

针对当地干部压力过大，北
川工作站给干部进行减压训练，
第一年，便给近200名干部做了心
理干预。工作人员将有心理创伤
的干部拉到位于绵阳的培训中
心。在这里，通过多个人合作画
画、表演艺术舞蹈、摆沙盘游戏和
分组散步这些方式，让他们接受
表达性艺术治疗，进行发泄教育。

在北川工作站随居民们搬到
永兴板房区后，北川工作站开设
了一个免费茶馆，还经常进行卡
拉OK比赛、茶艺表演。在原来的
社会、生活系统被地震打乱后，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搭建了一个平
台，让居民们相互交流。

北川站的工作人员发现，组

织这种群体活动，比一般的个体
咨询要好，因为文化的相融，居民
们在相互交流中，能够自动愈合
心理创伤。

2010年末，傅春胜和同事们
再次对板房内的1000名居民进行
筛查，普通居民有创伤后应激障
碍反应的比例降到了20%。

成长中的心理援助制度

援助者和居民之间需要建立
长期关系，专家和志愿者如果经
常流动，会对当地的居民造成二
次伤害。

在参加此次论坛的众多专家
们看来，中国的心理援助制度是
在汶川地震后建立起来的，但发
展程度仍远远不够。

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政策研
究部副主任张素娟在论坛上用幻
灯片和演讲，指出了国内自然灾
害社会心理援助工作的现状与不
足。在他看来，目前主要是由医院
精神科医生、心理卫生服务工作
者、高校或研究所的心理咨询与
研究人员、社工与志愿者承担心
理援助工作，缺乏明确统一的指
挥协调。援助队伍发展滞后，2万
名精神科医生中，只有30%具有
专业心理援助技能，执业心理治
疗师不到2000人；志愿者缺乏专
业训练，很容易给灾区群众造成
二次伤害。

搬进北川新县城以后，居民
的生活再次被打乱。北川站工作
人员发现，单独居住后，一些居民
的创伤又重新出现。一位三年前
在板房区领养了孩子的丧子妈妈
告诉傅春胜，她还是想老北川，因
为在这里没有家的感觉。

傅春胜觉着，灾区的居民并
没有直接参与新城市的设计与建
设，这会降低他们对于新城市的
认同感，北川丧子父母还处在重
大哀伤之中，应该对这些高危人
群继续关注，同时继续对北川心
理健康老师的培训。

北川工作站存在的五年时间
里，前期帮助开展心理援助的志
愿者主要来自外地，这两年，北川
工作站培训了100多位本地志愿
者，年龄在25—55岁之间，都取得
了二级和三级心理咨询师证书。

在傅春胜看来，国家应该建
立一个心理援助志愿者库，发生
灾害后，就能在第一时间调集库
里人员进行援助，随后全国各地
的志愿者就会慢慢赶来。心理援
助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关系治疗，
援助者和居民之间需要建立长期
关系，专家和志愿者如果经常流
动，会对当地的居民造成二次伤
害。

“没有娘家”

最实际问题是缺钱

对灾区的心理援助是个长期
工作，中国的企业家关注的是看得
见、摸得着，能第一时间显示效果
的捐助。

“对灾区的社会心理援助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持续二十
年。”在5月10日下午的论坛开幕
式上，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张侃作为
大会主席表示。

目前对于灾区的社会心理援
助，国内还没有一个专门政府部门
对口管理，这被傅春胜形容为“没
有娘家”。“没有娘家”导致的最现
实问题就是没有专项经费。

傅春胜对齐鲁晚报记者坦
言，北川工作站撤走的根本原因
就是缺钱，“如果有资金，我们会
继续搞下去。”

五年来，北川工作站的全部运
营费用花费了200多万元，包括工作
人员工资、器材费、交通费、专家培
训费等。前两年的费用来源是傅春
胜和同事们争取来的科研经费和零
散捐款，2010年，一个慈善基金会捐
了180万元，让他们撑到了现在。

有一次，傅春胜问日本同行他
们是怎么搞到钱的。日本同行告诉
他，他们得让大家知道这份工作的
责任和重任，一个日本专家手里有
二十多个记者的手机号码，一有心
理援助的活动，都会叫上记者，让
他们来推动。

“对灾区的心理援助是个长期
工作，中国的企业家关注的是看得
见、摸得着，能第一时间显示出效
果的捐助。国人对于临床心理学了
解还欠缺，只发展了20年左右，还
需要时间。”傅春胜说。

中科院心理所在汶川地震灾区
的7个工作站，都已经陆续交给了当
地政府或其他单位。在傅春胜看来，
如今移交后的心理援助工作站效果
是很不好的，政府并未发挥心理援
助站的作用。“原因有这几个，对心
理援助意识淡漠，缺少时间，缺少专
业人员，也没有专项资金。”

4个月前，新北川的一位政府
官员对傅春胜说，你们不能走，对
当地人的心理援助不能中断，实在
要走的话，就注册个NGO吧，我们
未来有钱了，会给你们资助。

如今，傅春胜被邀请作为这个
名为北川羌族自治县中科博爱社
会服务中心的NGO的名誉董事长。

傅春胜说，名誉董事长的主要
任务就是先给他们筹钱，能让这个
NGO经营下去。原来北川工作者有
12个工作人员，如今NGO有三个，
但每人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得发，
还得租房子住，这都得花钱。

“5·12”汶川地震五

周年刚过，在北川存在了

5年的中科院心理所北川

心理援助工作站也将退

出，被一家NGO取代，工

作人员由12人减到3人。

5年中，这个工作站

做了大量的培训专业人

员、心理疏导的工作。

“对灾区的社会心理

援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应该持续二十年。”在中

科院等专家看来，汶川地

震后，国内才建立起真正

意义上的心理援助制度，

目前的发展远远不够。

就在灾区心理援助

工作需要延续的时候，北

川工作站却遇到了最现

实的资金问题。国内还没

有一个专门政府部门对

口管理灾区心理援助，这

被形容为“没有娘家”，导

致的最现实问题就是没

有专项经费。

国人对临床心理学

了解还欠缺，而不幸的

是，国内的很多企业家关

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

能第一时间显示出效果

来的捐助。

地震让芦阳镇城东社区的5家邻居成了一家人，心理援助与居民自救同等重要。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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